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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橘子红了
“我的视角很奇妙，好像身在高空，俯瞰这

片土地。图纸上的未来景象，都在我的脑子里。”

换上胶鞋，杨贵庆一脚踏进泥塘里，手握
不知从何处寻来的一根竹竿， 一路走、 一路
指。施工人员紧随左右，捏着石灰撒出竹竿划
过的轨迹。 以大地为布、白粉为墨，是为“放
线”。此时，杨贵庆正在黄岩南城的贡橘园内，

今天的行程之一， 是要为规划中的池塘定下
位置。

贡橘园是杨贵庆团队一手设计打造的景
区，已是远近闻名。 深秋时节，踏过橘林间蜿
蜒的木制栈道，两侧绿荫鲜翠，黄果圆润，长势
一年比一年好。 园内，三棵百岁橘树，被他取
名为“橘三仙”。 不远处，蔡家洋村的民居整洁
错落，丝毫看不出几年前垃圾成堆的旧影。 贡
橘园建成后，一位村民阿婆这样感慨：“我嫁到
这儿 30年了，还是第一次到林子里散步。 ”

除了蔡家洋村，还有屿头乡沙滩村、宁溪
镇乌岩头村、头陀镇头陀村、高桥街道瓦瓷窑
村……作为黄岩美丽乡村的规划师， 杨贵庆
不止在纸上妙笔生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
都走过。

在泥塘里放完线，杨贵庆又一路往前走，

十来分钟后，一行人来到一座小山脚下。这是
委羽山南侧的一座小山丘， 当地人又叫它火
山，这里要建一座文化公园。 如今，狭窄的上
山路旁， 新砌的步道高高垒起， 足有两三米
高。两相对比，就好像一位佝偻老人瑟缩在庞
然巨人身边，很是突兀。

杨贵庆一看，急了：“修这么高做什么？ ”

当地的设计师与施工队面露难色。 南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陈虹在旁边看着， 倒是很淡定：

“我不怕他批评。 ”“为什么？ ”“因为教授不喜
欢大拆大改，他总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想出一
个妥当的办法。 ”

果然，站在步道边，杨贵庆从布袋中掏出

纸笔， 对照着图纸现场勾画起来：“原先砌好
的不用动了，从中间开始做平。原本我们设想
的两条路廊， 现在改成一条……” 多余的材
料，正好村头也要动工，可以用上———如陈虹
所言，新方案，成了！

二 “高修”其人
在台州话里，“杨教授”谐音“杨高修”。杨

贵庆喜欢这个叫法：“感觉像在修行。 ”他在黄
岩的乡村振兴实践也确实如同修行一般，规
制、严谨。

杨贵庆习惯在 A4纸上手写日程表。翻了
翻到年底的行程，其他日期都还空白一片，唯
独到黄岩的时间已经早早定下， 一天数个点
位，排得很紧。 不能去现场的时候，他就在微
信上“批改作业”。每天早上，施工队长会在现
场拍照发到群里，记录改造进程。看到有问题
的地方，杨贵庆就用红笔圈出来。

平时风趣可亲的杨贵庆， 改建乡村却十
分较真。 大到广场中线，小到砖缝窗棂，每一
处细节，他都要仔细观察。 这几天，沙滩村正
在新建一个“乡创客厅”，是从原来的兽医站
附房改造而来。窗外缝隙有没有做过防潮？地
砖是横着铺还是竖着铺？ 杨贵庆紧紧盯着。

“如果横着铺，每排砖都要敲掉半块，浪
费材料。 ”工人嘀咕。杨贵庆便拿出纸笔，画起
示意图：“不到半块砖的位置可以空着，嵌上一
些鹅卵石，又省材料又别致。”石板砖与鹅卵石
交错，齐整中带着些野趣———跟着杨贵庆多年
的施工队长老应， 已经把这种方法运用娴熟。

走在贡橘园内， 或是尚未建成的头陀村民广
场，仔细留意，都能看到这种熟悉的布局。

不同于“修旧如旧”的文物式保护，杨贵
庆始终坚持， 传统乡村的改造需要 “修旧如
故”：“让它看起来还像是原来模样，但需要引
入现代功能。 ”他有一幅改造前后对比图，颇
为得意：“你看，建筑的风貌与位置没有改变，

但空间关系打开了，人们愿意走进去了。 ”

杨贵庆也在传统乡村的人居环境与自然
山水中汲取设计理念。 他在黄岩做的第一个
项目，是沙滩村改造。 “沙滩老街这道弯弧，与
它旁边山脉的等高线一致。 这就是古人的设
计智慧。 来到这里，我好像在与千年前的‘规
划师’隔空对话。 ”

就这样，一个个被历史尘土覆盖的村落，

在文脉赓续中重现生机。

三 麻将与牌
杨贵庆之所以与黄岩结缘， 是源于一次

偶然的机会。 2012年，黄岩区组织部分乡镇
长到同济大学听课， 其中一位觉得杨贵庆与
他的导师陈秉钊教授讲课格外 “接地气”，就
热情邀请他们到当地看一看。

那也正是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一
边欣喜于传统文化的珍贵遗存， 一边心痛于
一些村落被粗暴拆除，杨贵庆坐不住了。一开
始是做顾问，后来，他成为了黄岩美丽乡村的

规划师。 就这样，这位拥有哈佛学位、大名鼎
鼎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 推掉了大城
市大项目，反而一门心思扎进了“老破小”的
乡村里。

为了让当地的政府官员、 设计师与施工
者了解设计理念，“接地气” 的杨贵庆自有一
套精妙比喻———

“乡村改建就像拔牙补牙，有了蛀牙可以
补，怎么能一下子满口拔掉？ ”

“有机更新就像打麻将，要有耐心。 做大
牌时知道要吃要碰，丢掉一两张牌；有机更新
也是一样，不能大拆大建。 ”

“风貌维护就像打牌， 破旧老宅好比小
牌，看起来没用，可放在一起，却能做同花顺
子，形成风貌。 ”

多年实践中， 杨贵庆团队还摸索出一套
“乡村振兴工作法”———“文化定桩”， 寻找到
村民的文化认同点；“点穴启动”，先建一个干
净整洁实用的公共厕所……

譬如沙滩村。 曾经，20多个露天茅厕散
在村口，几乎难觅立足之处；后来，一处像样
体面的公厕率先建成了， 不仅满足了村民的
急需，让大家有了尊严与信心，也为将来的文
旅发展打下基础。 一开始不理解乡村改造的
村民，现在都“杨高修”长“杨高修”短。沙滩老
街成为景区后，开起小卖部的阿婆，每次看到
杨贵庆都要拉着他的手，邀请他去家里吃饭。

大家越来越佩服杨贵庆， 山前村的老乡
贤张文凯就是其中一位。 他家的老宅变成宗
祠，接待过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唯独杨贵庆对
他说：“你这房子里缺了两棵树。 ”老张一惊：

“你第一次来，怎么知道？ ”一番查证后，发现
历史上的老宅确实如此。这一回，听说杨贵庆
来了，老张特意等着见他，心悦诚服地说：“杨
高修，我前段时间栽了两棵桂树，长势很好，

就像原本就生在院子里一样！ ”

四 老街惊喜
当地人的变化， 是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

然发生的。 头陀老街就是最好的例证。

“换作几年前，谁能想到，派出所会拆自
己的房子？ ” 头陀镇党委书记黄革军说得直
白。 头陀广场所在的位置，原本是杂乱树林、

小菜园、垃圾场。 派出所的简易两层办公楼，

堵住了通往老街的路，形成一个死角，很少有
人走近。 2018年起，在杨贵庆团队的规划设
计下，沉寂的空间逐步释放。

老街改造处处有惊喜， 让黄革军乐在其
中。广场边上的小池塘，有一座清末老桥被水
淹没，多年来无人问津。黄革军特意从别处请
来石匠师傅，将部件一块块拆下来，编好号，

出水后再重新组装。平移抬高后的老桥，宛如
出水芙蓉一般，一下子惊艳了众人。 巧的是，

一位老伯路过看到古桥后， 突然说：“我这儿
还有一截桥柱。 ”那是一根精美的石柱，柱头
倒莲花雕饰，正好是古桥的一部分。还原与修
复的过程中，一段尘封的历史缓缓浮现。

如今，广场上正在铺设砖块，黄革军隔三
差五就往那儿跑：“看到广场上一圈一圈缩小
的时候， 心情很激动。 最后一块砖铺好的时
候，广场就形成了。 ”大家畅想：孩子们在这里
踩着玻璃灯带奔跑撒欢， 大人们或是漫步长
廊，或是围坐树下……金色桂花铺满砖缝，脚
下是落叶嘎吱。 黄革军说，现在，头陀镇有了
可以让人停留的地方。

这天，听说杨贵庆要来，头陀本地人、“85

后”的咖啡店经理王强特意现烤了面包，带给
杨贵庆尝尝。 他说，想在老街开一家咖啡馆，

就像“解忧杂货店”一样，吸引年轻人来体验。

“外面可以设计一道水幕墙。我自己是组乐队
的，有不少玩音乐的朋友，以后我们还可以搞
一个广场音乐节……”一旁，杨贵庆笑眯眯地
听着。

五 续写佳话
黄岩，就好像杨贵庆团队的在地实验室；

杨贵庆所探索的乡村振兴， 更是他心目中的
“中国新乡土主义”。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要做的事，我们这
一代就是要抢救保护老村， 以免它们在城镇
化浪潮中消失。 ”在杨贵庆看来，文化是乡愁
的载体，更是乡村的灵魂，建筑和空间环境是
文化的外化表现。 这份对于聚落空间与传统
文化的喜爱，炽热而赤诚。

这个月，杨贵庆新出版一本书，名为《四
季城乡———一名规划师的时空坐标》，记录下
他一年里的足迹。其中有一篇记于黄岩，在一
个深夜， 他这样写道：“一个人行走在规划的
‘江湖’。 我身虽孤独，但内心狂喜。 ”

也许他并不孤独。2018年，同济·黄岩乡
村振兴学院在这里成立， 这是国内首家以乡
村振兴为主题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课程有
《乡村地理环境》《乡村空间布局》《乡村文化
传承》……在杨贵庆的感召下，一批年轻设计
师也将目光投向乡村， 全国前来考察的人们
络绎不绝。

让杨贵庆甘愿扎根黄岩多年的， 还有剪
不断的校地情缘。 当地干部对于乡村振兴的
决心与魄力，使他们结成了志同道合的盟友，

共同叙写一段长三角一体化的佳话。

“你在哪里考察，我就去那儿找你。 ”前几
日的中午，台州市政协副主席、黄岩区委书记
陈建勋在会议间隙赶来， 与杨贵庆吃了一顿
饭，又聊了不少保护文脉的话题。 两人相识 9

年，曾经一起在雨中翻山越岭 5小时，只为走
通一条贯穿 5个村落的“演太线”。

饭毕，临走时，陈建勋与杨贵庆在沙滩村
的游客中心前合了张影。 这里是同济黄岩校
地合作美丽乡村改建的第一栋房屋， 也是他
们乡村振兴梦想的起点。

改造中保留下来的一棵大仙人掌， 翠绿
依旧，在两人身后轻轻招手。 多年后，他们仍
并肩前行。 800年的古樟依然繁茂，而巷子深
处的村落已是别有洞天。

布袋乡愁

    花白头发 ，黑色风衣 ，行李
箱上挂着一只洗得泛白的布袋。

22 时 06 分 ，G7651 次列车准时
抵达，台州西站又多了一位上海
旅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杨贵庆。

这班晚间列车，杨贵庆很熟
悉。 每隔两周，他都要到浙江省
台州市黄岩区待上几天，看看自
己的 “孩子”———那是在他陪伴
式规划设计下，焕发新生的一座
座传统乡村 。 这样的行程 ，从
2012年持续至今，风雨无阻。

行走在村落或山间，杨贵庆
的布袋从不离身，这里面装着水
笔、图纸、尺子，以及各种工具宝
贝。 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布袋
教授”。 他说，明年想要办一个展
览， 回顾在黄岩实践乡村振兴的
十年光景，名字就叫“布袋乡愁”。

本报记者 杨洁

■ 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北校区）所在的沙滩村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杨贵庆在黄岩 记者 杨洁 摄


